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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車
坐
愛
楓
林
晚
，
霜
葉
紅
於
二
月
花
﹂—

這
是
唐
代
詩
人
杜
牧
吟
誦
楓
葉
的
名
句
，
引
起
了
多

少
人
對
岳
麓
山
楓
葉
的
嚮
往
。

愛
晚
亭
坐
落
在
湖
南
長
沙
岳
麓
山
腰
青
楓
峪
谷

中
，
坐
西
向
東
，
三
面
環
山
，
以
杜
牧
︽
山
行
︾
詩

命
名
，
如
今
它
和
杜
詩
一
樣
聞
名
遐
邇
，
與
醉
翁

亭
、
湖
心
亭
、
陶
然
亭
並
稱
為
內
地
四
大
名
亭
，
多

少
人
暫
時
躲
開
都
市
的
喧
囂
，
慕
名
來
到
這
裡
，
希

望
能
在
唐
詩
中
尋
覓
到
濃
濃
的
秋
意
，
尋
找
到
唐
人

的
閒
適
和
詩
境
。
登
高
遠
看
，
丹
楓
如
畫
，
霜
染
層

林
。
那
高
高
遠
遠
的
石
徑
，
在
唐
詩
點
染
的
秋
意
裡

讓
人
感
到
了
無
限
的
愜
意
。

北
京
香
山
的
紅
葉
，
也
極
具
名
氣
，
可
惜
我
二
次

去
的
都
不
是
時
候
，
一
次
是
在
十
月
上
旬
，
一
次
是

在
十
月
下
旬
，
大
概
是
氣
候
比
往
年
偏
暖
了
一
些
，

楓
葉
都
還
沒
有
紅
透
，
直
到
有
一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

算
起
來
是
三
上
香
山
，
才
滿
足
心
願
。
正
是
深
秋
，

一
場
秋
霜
之
後
，
總
算
看
到
了
嚮
往
已
久
的
香
山
紅

葉
，
登
亭
遠
眺
，
香
山
紅
葉
在
秋
風
的
勁
吹
下
，
紅

得
漫
山
遍
野
，
心
中
頓
生
無
限
的
涼
爽
之
意
，
一
掃

胸
中
的
陰
霾
，
天
空
也
更
顯
其
高
遠
，
感
慨
天
下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曾
登
臨
之
處
，
眺
望
山
巒
，
在
秋
風
紅

葉
中
舒
展
心
中
波
瀾
。
想
那
不
遠

的
山
林
深
處
，
臥
佛
寺
旁
就
是
紅

樓
夢
作
者
曹
雪
芹
的
故
居
，
他
在

這
裡
過

清
貧
的
生
活
，
花
費
十

年
功
夫
寫
成
文
學
巨
著
︽
紅
樓
夢
︾

前
八
十
回
，
少
時
過

錦
衣
紈

的
生
活
到
飽
嘗
﹁
舉
家
食
粥
酒
常
賒
﹂
的
艱
辛
，
心

中
有
幾
多
感
慨
？
曹
雪
芹
在
寫
作
之
餘
肯
定
也
會
登

臨
香
山
，
俯
看
山
巒
，
在
遍
山
的
紅
葉
間
，
追
憶
似

水
年
華
，
胸
中
肯
定
會
激
盪
起
無
比
的
憂
鬱
和
孤

憤
：
縱
使
才
華
超
逸
，
胸
懷
大
志
，
卓
爾
不
群
，
又

奈
何
命
運
多
舛
，
也
許
秋
風
過
處
，
已
紅
了
楓
葉
，

白
了
鬢
角
。

在
南
京
工
作
期
間
，
秋
天
最
愛
去
的
是
離
市
區
約

二
十
公
里
的
棲
霞
山
，
南
京
人
有
﹁
春
牛
首
，
秋
棲

霞
﹂
的
說
法
，
是
說
牛
首
山
的
桃
花
極
負
盛
名
，
春

天
的
時
候
，
人
們
喜
去
牛
首
山
踏
青
賞
花
，
而
到
了

秋
天
，
棲
霞
山
的
滿
山
紅
葉
燦
若
雲
霞
，
是
觀
賞
秋

色
的
好
去
處
。
棲
霞
本
就
是
風
景
勝
地
，
林
茂
澗

深
，
泉
清
石
峻
，
而
到
了
深
秋
，
滿
山
紅
葉
把
棲
霞

裝
點
得
更
為
美
麗
，
遊
人
行
走
其
中
，
一
邊
是
漫
山

遍
野
的
紅
葉
，
一
邊
是
隱
約
在
山
峰
中
的
棲
霞
古

寺
，
琳
宮
梵
宇
，
梵
音
裊
裊
，
棲
霞
的
秋
色
令
人
難

忘
。蘇

州
天
平
山
也
是
秋
天
賞
楓
的
好
去
處
，
蘇
州
人

自
古
就
有
﹁
天
平
十
月
看
紅
楓
﹂
的
習
俗
，
江
山
之

秀
麗
，
泉
水
之
甘
洌
，
山
石
之
峭
峋
就
不
用
多
說

了
，
而
最
為
之
嚮
往
的
就
是
山
之
南
麓
的
古
楓
林
，

相
傳
是
宋
代
名
臣
范
仲
淹
第
十
七
代
孫
從
福
建
帶
回

楓
樹
苗
三
百
八
十
棵
種
植
於
太
平
山
，
秋
天
登
山
，

楓
葉
如
彩
霞
，
似
紅
雲
，
讓
天
平
山
的
秋
色
更
加
色

彩
斑
斕
。

雲
煙
漠
然
，
霜
冷
長
河
，
多
少
人
曾
對
秋
天
的
落

日
漠
然
長
嘆
，
然
而
，
漫
山
遍
野
的
紅
楓
使
秋
天
充

滿
了
生
機
，
放
聲
朗
讀
﹁
看
萬
山
紅
遍
，
層
林
盡

染
﹂，
﹁
鷹
擊
長
空
，
魚
翔
淺
底
，
萬
類
霜
天
競
自

由
﹂
，
心
靈
再
次
體
驗
到
秋
的
生
機
、
廣
闊
和
無

限
。

山東省長清縣孝
里鋪村北有一座小
山包，山高約3 0
米，古代曾稱作巫
山，因這裡保存有
一座石祠，據說是
大孝子郭巨墓石
祠，因而得名孝堂
山。孝堂山自南北
朝以來著稱於世，
它是華夏滄桑歷史
的見證。
唐代詩人劉禹錫

的《陋室銘》寫
道：「山不在高，
有仙則名；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
孝堂山這座名不見

經傳的小山，就因為有大孝子郭巨墓石祠而流
芳千年。孝堂山200米內沒有山，山的整體是
石灰岩石山，山頂有不足一米厚的黃土覆蓋，
為古人修建墳墓創造了條件。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建於東漢初年，歷經兩千

年歷史風雨，石祠之外的廟宇建築早已幾經變
遷，但石祠至今完好無損。整體來看，孝堂山
郭氏墓石祠穩重大方，屬漢代建築之精品，充
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在世界和中國
建築史上佔有極高的地位。石祠成為中國現存
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築，為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
文物。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坐北朝南，高2.63米，全

部用大青石砌築而成。建築形式為單簷懸山
頂，面闊兩間，進深一間。石祠正面立 三根
八稜石柱，將石室分為兩間。在中間的八稜石
柱和北牆之間，有一個大型三角石樑支撐屋
頂。石祠頂鋪兩面坡大型石板，上面雕刻 仿
木結構的房頂瓦壟、勾頭、椽頭、連簷等圖
案。在八稜石柱、連簷上，則雕刻 圓錢紋、
半弧紋、菱形紋等獨具漢代特色的紋飾。
與石祠一樣，石祠內壁上的眾多畫像具有同

樣歷史價值。這些精美的陰紋圖畫，刻畫了自
然與社會現象，有人物、禽獸、草木、山川、
天地形狀，還有反映貴族生活的朝會、出行、
迎賓、征戰、獻俘、狩獵、庖廚、百戲等場
面。描繪極為生動，刻工精細，具有很高的藝
術水平，是研究漢代社會生活和中國繪畫史的
珍貴實物資料。
石祠北壁上層畫的是「王公出巡圖」，其中

一輛馬車旁還刻有「大王車」三個字，下層為
「朝會拜謁圖」。西壁則刻畫了一個驚心動魄的
戰爭場面，騎馬射箭者無數，當中一個兵器

架，兩側插 類似斧頭的兵器，中間則放 一
排人頭。東壁畫像下還刻有「平原濕陰邵善君
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的題記。
石祠是中國古代建於墓前的石質祭祀建築，

又稱石室。墓前設畫像石祠，漢代曾盛行一
時，記載很多，而實物完整保存至今的僅孝堂
山一處。孝堂山郭氏墓石祠雖然舉世知名，但
石祠及其後面大墓的主人是誰，至今依然是
謎。
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對孝堂山石祠

有這樣的記載「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
子堂。」後來北齊齊州刺史胡長仁探訪石祠，
尋訪附近老人後，將「孝子」落實到二十四孝
之一的郭巨名下，所以稱「郭氏墓石祠」。胡
長仁的這篇寫於北齊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的
《隴東王感孝頌》，被雕刻在石祠西山牆外側，
字體為魏碑體和隸書的結合，在中國書法史上
佔有重要地位。
胡長仁將石祠主人定為郭巨，卻被歷代很多

人認為是牽強附會，一來郭巨是西晉隆慮(今
河南林縣)人；二來，從石祠內壁上所刻圖案
來看，既有胡漢戰爭的場面，又有「王車出行
圖」，這些內容和郭巨沒有多
少關係。儘管認為不切合實
際，但是也沒有相應撥亂反正
的依據。時光荏苒，對解釋此
謎的歷史資料沒有文字存留，
很難辨別真偽。據猜測，胡長
仁大概是為了褒獎大孝子郭巨
吧。
史料記載，郭巨是東漢人，

準確說是漢晉之交的人氏。郭
巨行孝的故事有不同版本流傳
於世，大體意思是說郭巨為養
活母親而將兒子活埋。相傳漢
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
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
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
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
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
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
「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
民不得奪。」 有詩讚曰：郭巨
思供給，埋兒願母存。黃金天
所賜，光彩照寒門。　
元代郭居敬輯錄古代24個孝

子的故事，編成《二十四
孝》，成為宣揚孝道的通俗讀
物。其中〈埋兒奉母〉就是刻
畫郭巨孝母的事跡，不過，這

個故事荒誕愚昧，迷信色彩甚濃。根據古書記
載分析，主人公郭巨可能確有其人，於是便成
為封建社會宣揚儒家孝悌思想的典型人物，成
為封建文人的筆下素材，通過誇張虛構，以說
教世人效仿。其實這些故事中的孝大多屬於
「愚孝」，是可知不可取的。

魯迅先生在《舊事重提》中說：「童年時代
的我和我的夥伴實在沒有什麼好畫冊可看。我
擁有的最早一本畫圖本子只是《二十四孝
圖》。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於發生反感的，
是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件事。」魯迅先生還
不無諷刺地說道，不僅他自己打消了當孝子的
念頭，而且也害怕父親做孝子，特別是家境日
衰、祖母又健在的情況下，若父親真當了孝
子，那麼該埋的就是他了。不是讓誰都照
學，而是讓大家明白，父母給予我們生命，我
們應該去愛自己的父母， 害自己的孩子是不
對的，但要學習這種孝文化，而非是模仿，也
是通過故事告訴大家要「孝敬父母」。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在中國建築學史上的地

位，為了保護這一珍貴歷史文物，早在1953
年，政府相關部門就在石祠外修建罩室和圍牆
對其進行保護。對於孝堂山之謎團，後人無可
破解，石祠後面墓室中是否就是郭巨遺體，也
無須再去刨根問底，權當對於華夏民族孝文化
的展示吧。
「孝」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來

中國社會維繫家庭關係的道德準則，是中華民
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
髓。孝堂山已經成為當地傳承孝文化的載體，
歷代人民拜謁孝堂山是敬仰郭巨之「孝道」，
郭氏墓石祠保存完整之根蒂就在於孝文化的魅
力。揭秘並不重要，無論孝堂山存在多少謎
團，須一如既往地保護它，讓它更好地傳承華
夏民族的傳統美德。

立秋以後，大地上
開始了又一番忙碌的
景象。這時候，玉
米、地瓜和大豆進入
了收穫的階段。在所
有的農活中間，最熬
人的是收玉米，它那
長長的葉子發黃並耷
拉以後，包穀穗子急
不可耐地從日漸變白
的包穀皮裡探出頭
來，露出黃色的包穀
「牙」。於是，懂得大
地暗語的農民，開始
成群結隊進入田野的深處，他們拎
一把小小的鋤頭，把玉米秸從根部砍
倒，然後用膠輪車拉回村裡⋯⋯這，
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的情況並非如此。今天的農

村，每到「三秋」時節，地裡都是機
器聲一片。玉米秸再也不是金貴的灶
下之物了，它們被粉碎，直接拋灑在
田間地頭，然後會有機器來犁地，將
其深翻在地裡。
但我還是懷念二十年前的農村。那

時，每到秋天，玉米秸被齊刷刷地放
倒，大地一片忙碌的景象。天高雲
淡，視野遼闊得撐你的眼。烏油油的
蛐蛐兒和穿 一身綠色鎧甲的螞蚱在
草叢裡蹦來蹦去，這是秋蟲集體上演
落幕大戲的時刻。還有地瓜，早就忍
耐不住。裹了一肚子澱粉的它們，急
不可耐地突破了大地的包圍。於是，
高高隆起的土墩裂開了縫。孩子們摳
破大地的縫隙，露出了地瓜紅色的小
臉。
秋天，二十年前或者三十年前的秋

天，大家都帶 鐮刀片做成的擦板子
（一種工具，能把地瓜加工成薄片），
在大地的深處把地瓜切成薄片。然
後，用簸箕或臉盆端 ，將它們凌亂
地擺在地裡。活兒幹完之後，幾十畝
地裡一片白花花的顏色，那種白光能
夠耀瞎了你的眼。
我們去地裡捉蛐蛐，還有螞蚱。用

長長的草梗將牠們穿在一起，再把這
些沉甸甸的傢伙拎回家去。大人們掐
去了牠們的頭，順手揪出脖頸裡連
的墨綠色的消化道，用開水汆一下，
再放到冒 青煙的熱油鍋裡煎炸。幾
分鐘後，一盤美味就此出鍋了。
我們去地裡燎毛豆吃。先從地裡掐

來毛豆，接 點燃篝火，把整棵毛豆
架在火上燎 吃。吃到嘴裡的豆子，
半生不熟的都有，嚼一嚼，清香滿
口，口舌生津。
最有趣的，還是燜地瓜。

燜地瓜有兩種方式。第一種，先在
地上挖一個小坑，把地瓜埋在裡面。
然後，上面燃起成堆的柴禾，大家開
始燎毛豆吃。等成堆的毛豆燎熟吃完
之後，孩子們會去路邊玩一種叫做滾
鐵環的遊戲。等大家耍夠了，心滿意
足以後，再用鏟子撇去帶 火星的浮
土，下面就是熟透了的地瓜。這時的
地瓜，沒有經歷寒冬的沉澱，整個就
是一個澱粉蛋。吃地瓜的小傢伙們狼
吞虎嚥，匆匆忙忙剝掉地瓜的皮就大
口扁腮地吃起來。有的小傢伙被噎住
了，兩眼翻白，馬上有人趕過來，不
斷拍打他的後背，一直到順過氣來為
止。
第二種方式，需要在地上壘起火

窯。具體的做法是，大家拾來坷垃，
一點點壘成高約三十厘米的錐狀物。
這個錐狀物是中空的。負責點火的人
擦燃火柴，點燃玉米秸或豆秸，將其
放到火窯的「肚子」裡去，到火窯上
的坷垃燒紅以後，迅速把地瓜埋到灰
堆裡，同時用棍棒將火窯壓平⋯⋯十
多分鐘後，翻開坷垃，一股地瓜的香
氣撲面而來。
太陽偏西了，一層灰黑色的霧靄漸

漸升起。遠處村莊裡，有羊群歸圈的
叫聲隱約傳來。我們抬起頭，看到村
子裡有裊裊的炊煙升起。不知是誰家
的母親，帶 受驚嚇的孩子，在村口
「叫魂」：「小二孩，你回來 ⋯⋯」

我們抹一抹吃得煙熏火燎的嘴巴，
踏上回家的路。
這是唐宋時的炊煙，也是元明時代

的炊煙。「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
⋯⋯多少年來，大家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在田間的小道上，牧羊人揚起
皮鞭驅趕群羊回家。這是古典的農
村，就像鄧麗君歌裡所唱的那樣，
「又見炊煙升起，暮色照大地⋯⋯」在
暮色裡，母親一遍遍地唸叨 離家在
外的兒子，那急切的呼喚，最終定格
成一個季節的特殊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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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落葉飄蕩於瀛瀛秋水之上，秋風
有節奏地舞動 金色的葉子，像一張張
馳騁的船帆，獨立行走於鄉村的田園與
河流之上，美麗無聲。仔細端詳鄉村秋
天的模樣，萬物充盈 豐碩的臉龐。熟
稔的果園中掛滿了果農的笑靨，魚躍的
池塘裡盛滿了漁人的喜悅，金色的稻海
中洋溢 莊稼人爽朗的笑聲。
水鄉在蟋蟀聲裡入了秋。童年家鄉的

秋天是一個色彩斑斕的大舞台，農人們
在秋陽還未升空之時，便已來到一望無
垠的金色田疇。迎 秋晨的第一縷霞
光，男人們在即將收割的稻田中循規蹈
矩地開挖排水溝，溝渠通達鄉間的河流
和水濱，在稻穗成熟前的水稻田開溝，
名曰：擱田。排除稻田積水後便開鐮割
稻。女人們則作收割前最後一次除草，
拔稗草是個技術活，一些混雜其間的稗
草一如成熟的稻穗。秀逸的稗葉夾 黃
色的稗草籽，缺少經驗的農人會被搖曳
狗尾巴似的稗草迷惑，認賊為父，誤

認稗草為稻禾。倘若不把成熟的稗草拔
除乾淨或不小心讓稗草籽掉落稻田中，
那麼來年的莊稼地將是稗草的世界，稗
草與莊稼爭搶肥水，既影響稻穀收成，
又敗壞農田根基。
蟈蟈躲藏在稻田埂邊嫩綠的豆莢旁，

鳴聲和悅、動聽；青蛙靈敏度極高，隨
女人們晨作拔草行進的腳步，睜開惺忪
的睡眼，紛紛從稻禾叢中躍起跳入另一
壟稻田或乾脆躍入瀕水的溝渠或河濱。
秋陽穿透晨曦中斑斕的光暈，從村東邊
老榆樹頭冉冉升起時，汗流浹背的農人
們肩挑背扛一捆捆雜草，走在回家的路
上。農家豢養的雄雞在村裡炊煙裊裊之
中爭相高歌。徐家的大黃狗恬靜地匍匐
在院落的井台邊，豎起耳朵聆聽鄉村美
妙的晨曲。

從小在鄉村祖父母家那片竹林
玩耍，耳濡目染秋季農人們的艱
辛與溫馨。祖父母家門口被綠樹
掩映的庭院中，種植了一棚偌大
的葡萄，茂盛時枝蔓延伸足有30
餘平方米，把整座庭院覆蓋得嚴嚴實
實；零星枝蔓爬上了竹林，與竹葉纏繞
一體。聽祖母講，這棚葡萄是祖父年壯
時去外地做季節工，從無錫一戶種植葡
萄的人家移植而來。成熟的葡萄長相平
庸，紅中滲紫，個小肉厚，品嚐後滿口
蜜意，柔中透甜，唇齒留香。那時鄉村
農副物產匱乏，葡萄是鄉村孩子秋季上
乘的美食。記得村裡開鐮收割稻穗的那
些日子，祖母與農人們下田割稻穗去
了，村落便是孩子們的天下。在隊場牛
棚邊玩夠後，五六個頑皮的孩童從家中
搬出長凳、搭起人梯，在葡萄架下偷摘
半生半熟的葡萄，過起了嘴饞癮。待祖
母收工回家，見房脊、場地、竹林落滿
凌亂的葡萄枝葉，零星的葡萄掛在斷籐
殘蔓的空落落架子上。祖母嘆口氣，卻
從不責怪孩子們。
收割完稻穗後，農人們便在田埂邊堆

成一個個稻垛，等冬麥播種完，便挑燈
夜戰搶脫粒，揚淨曬乾繳公糧。起早貪
黑，聽 隊長的哨子聲上工或歇息。兒
時農村的秋季是農人們最艱辛的季節。
遇到綿綿秋雨，農人們就更愁煞，既要
搶收搶種集體的，又要兼顧自留田的收
種。農家的場前屋後到處堆放 稻草、
豆茄、棉箕。水稻脫粒後，秋陽高照，
家家戶戶忙 曬穀，生產隊的倉庫場是
農家爭曬稻穀的曬場。20世紀60年代，
農家的場前屋後大多是泥土場，僅有生
產隊的倉庫場才是混凝土澆鑄或青磚鋪
設，是曬穀的理想之地。農人們都很自
覺，待集體的稻穀揚淨、曬乾、入倉

後，便你家一日，我家一日，輪番 在
倉庫場曬自留田的稻穀，鄰里和睦，鄉
風淳樸。一個秋午，天空突然秋雷轟
鳴，烏雲密佈，一黃姓農戶看 在隊場
上曬滿的自家穀子，急得滿頭大汗，唯
恐秋雨淋壞稻穀；隊長哨子吹響，村鄰
男女老幼齊上陣，黃家的稻穀搶在秋雨
前入了倉。
忙完秋收秋種，農家就開始打理秋菜

過冬，青 的大白菜在秋野中長得個個
膀大腰圓，仍留在地裡的大白菜過冬時
須鋪蓋一層薄薄的稻草，白蘿蔔則用塑
膠薄膜打上幾個小孔覆蓋在白蘿蔔的菜
梗葉上，上面再鋪一層稻草。聽祖父
講，江南秋冬季節氣候濕潤，如果將地
裡的白蘿蔔和大白菜全部收藏於家中，
往往會因貯存不當而腐爛，而將大白
菜、白蘿蔔留在地裡，由於覆蓋稻草和
塑膠薄膜，保持了一定的溫度和濕度，
不僅能免受凍害，還可保鮮。無論是寒
冬臘月，還是大雪紛飛，農家的餐桌上
都能品嚐甜淨新鮮的大白菜和蜜水般的
白蘿蔔，可享用到來年春菜播種時節。
兒時的秋季，又是農人們最溫馨的日
子，勞作中蕩漾 喜悅，疲憊中溢滿了
幸福。
仲秋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日，我獨自悠

閒地漫步於稼禾飄香的田園，剛收割的
稻穗整齊有序，排列在一望無垠的田
疇，鬱鬱 的菜地、五彩繽紛的苗圃
⋯⋯田野飄逸 沁人心脾的郁香。家鄉
之秋紫嫣紅，嫵媚多姿；鄉村秋事色
彩斑斕，蘊藏 童年的憧憬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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